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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祁寯藻与晚清理学:
以同治朝修国史 «循吏传» 为中心

阎昱昊

　 　 〔摘要〕 　 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久为学界关注ꎬ 如倭仁等代表性人物已得到许多讨论ꎮ
但是ꎬ 理学复兴仍有复杂面相值得开掘ꎬ 存在着时势、 人事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交互ꎮ 晚清其

他朝廷重臣与理学复兴的关系不可忽视ꎬ 如祁寯藻同治初年位居帝师ꎬ 其施政作为有倡导理学

之意ꎮ 他于同治二年上奏澄清吏治ꎬ 请求清廷纂修国史 «循吏传»ꎬ 并影响到该传的写作ꎮ 祁

氏影响下的国史 «循吏传» 取材理学著作 «学案小识»ꎬ 表彰具有理学思想背景的地方官员ꎬ
体现出祁寯藻倡导理学的用心ꎮ 祁氏学兼汉宋ꎬ 同治初在朝与倭仁等理学名臣多有交往ꎬ 呼应

清廷上下推动理学的时势ꎬ 以修史为举措ꎬ 希望用理学振兴地方吏治ꎮ 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

«循吏传» 一事ꎬ 提供了理解晚清理学复兴在实际政治层面运作的具体例证ꎮ
　 　 〔关键词〕 　 祁寯藻ꎻ 理学ꎻ 清史 «循吏传»ꎻ «学案小识»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５６ 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 － ４７６９ (２０１９) ０１ － ０１６５ － １１

① 关于清代理学的研究ꎬ 参见龚书铎主编 «清代理学史»ꎬ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ꎮ 对于理学在晚清的发

展ꎬ 梁启超指出太平天国前后ꎬ “宋学复兴” 是当时思想界的一条新路 (参见氏著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ꎬ 北

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１１ 年ꎬ ３１ 页)ꎻ 钱穆亦认为 “咸同以来ꎬ 理学之风日盛” (参见 «清儒学案序目»ꎬ «中国学

术思想史论丛 (八)»ꎬ 北京: 九州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 ５６６ 页)ꎮ 相关研究亦可参见李细珠 «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

———倭仁研究»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ꎻ 史革新 «晚清理学研究»ꎬ 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７ 年ꎻ
张昭军 «清儒之道: 清代学者关于儒家之道的探寻、 论辩与践行»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等等ꎮ

〔作者简介〕 阎昱昊ꎬ 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ꎮ

　 　 程朱理学是清廷树立之正学ꎬ 在晚清咸同时

期表现十分活跃ꎬ 呈现 “复兴” 之势ꎬ 影响深

远ꎮ 晚清理学复兴受到学界关注ꎬ 现有研究较多

关注理学人士的倡导之功ꎮ 比如同治时期ꎬ 倭仁

(１８０４ － １８７１)、 李棠阶 (１７９８ － １８６５)、 吴廷栋

(１７９３ － １８７３) 等在朝官员ꎬ 位列卿相ꎻ 曾国藩

(１８１１ － １８７２) 等湘军将帅ꎬ 建立功勋ꎮ 他们均

被视作晚清理学复兴的代表人物ꎬ 其思想与事功

构成了一般晚清理学史论述的主要内容ꎮ①

然而ꎬ 理学在晚清的发展过程存在时势、 人

事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交互ꎬ 其复兴非仅知名理

学人士之功ꎬ 其他朝臣及相关为政措施亦起到积

极作用ꎮ 例如ꎬ 清廷在辛酉政变之后起用老臣翁

心存 (１７９１ － １８６２) 与祁寯藻 (１７９３ － １８６６)ꎬ
二人与倭仁一同成为同治帝的师傅ꎮ 翁、 祁二人

为 “三朝耆硕ꎬ 辅导冲主ꎬ 一时清望所归” 〔１〕ꎬ
在士林中有较高地位ꎬ 对晚清理学产生了不同的

影响ꎮ 翁氏暂不论述ꎬ 祁寯藻在朝有提倡理学的

举措ꎬ 特别是他同治二年奏请纂修国史 «循吏

传» 一事ꎬ 具有参考意义ꎮ 然而这一面相尚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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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研究者关注ꎬ 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ꎮ

(一)

祁寯藻ꎬ 山西寿阳人ꎬ 嘉庆十九年 (１８１４
年) 进士ꎮ 道光元年 (１８２１ 年)ꎬ 在南书房行走ꎬ
历任湖南、 江苏学政ꎮ 后成为军机大臣ꎬ 授体仁

阁大学士ꎮ 咸丰二年 (１８５２ 年)ꎬ 以大学士管理

户部事务ꎮ 四年ꎬ 因病致仕ꎮ 十一年十月ꎬ 辛酉

政变后ꎬ 祁寯藻重受起用ꎬ 以大学士衔授礼部尚

书ꎮ 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 年) 二月ꎬ 与大学士翁心

存、 尚书倭仁、 编修李鸿藻 (１８２０ － １８９７) 在弘

德殿授读ꎬ 成为同治帝的师傅ꎮ〔２〕

祁寯藻历仕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四朝ꎬ
多具事功ꎮ 祁氏道咸时期主管户部财政以及对晚

清诗学的影响等ꎬ 已得到不少探讨ꎻ 但学界对其

同治时的在朝情况则关注不足ꎮ① 同治初年祁氏

地位崇高ꎬ 在政治上亦有所作为ꎮ 其中ꎬ 他于同

治二年奏请纂修国史 «循吏传»ꎬ 值得重视ꎮ 公

私传记对此均有记载ꎬ 如清廷国史大臣传中的

«祁寯藻传» 详细征引其同治时所上 «为条陈末

见事奏折» «为条陈保举循吏事奏折» 等奏章②ꎻ
私人碑传中ꎬ 秦缃业 (１８１３ － １８８３) 记祁氏 “同
治初ꎬ 又屡上疏论荐ꎬ 尤重循良之吏” 〔３〕ꎬ 均指

奏请纂修国史 «循吏传» 一事ꎮ
自太平天国起事以来ꎬ 经历十余年战事ꎬ 地

方秩序遭到破坏ꎬ 清廷统治面临危机ꎮ 平息战事、
恢复地方秩序成为咸同之际清廷上下亟需解决的

问题ꎮ 祁寯藻关心局势ꎬ 多有建言献策ꎮ 同治二

年 (１８６３ 年) 十一月ꎬ 祁寯藻上 «为条陈保举循

吏事奏折»ꎬ 针对时势陈述观点与建议ꎬ 认为地

方吏治亟需澄清ꎬ 并提出了振兴吏治的具体方案ꎬ
建议清廷纂修国史 «循吏传»ꎬ 表彰为政出色的

地方官员ꎮ 该奏折主要内容如下:
　 　 仰见圣朝振兴吏治ꎬ 表彰激励之至意ꎮ
臣闻国史馆 «循吏传»ꎬ 自嘉庆年间编辑后ꎬ
久未续纂ꎮ 近年封疆大吏以此奏请者ꎬ 亦甚

罕见ꎮ 且自军兴以来ꎬ 征兵筹饷ꎬ 几视吏治

为缓图ꎮ 不知地方果得一贤有司ꎬ 平日弭盗

安良ꎬ 化民成俗ꎬ 实足以消患于未萌ꎬ 其曲

突徙薪之功ꎬ 不在敌忾捐躯者下ꎮ 现在守城

阵亡各员ꎬ 均蒙随时赐恤ꎬ 或奉特旨ꎬ 宣付

史馆ꎮ 此等地方循吏ꎬ 功在无形ꎬ 誉传众口ꎬ
若不及时表彰ꎬ 致令沉没ꎬ 何以昭激励而劝

后来? 应请旨饬各省大吏ꎬ 加意访查政绩官

声遗爱在民者奏明ꎬ 并咨史馆ꎬ 编入 «循吏

列传»ꎬ 以资观感ꎮ 臣更有请者ꎬ 窃见各省

州县ꎬ 供军需、 办团练ꎬ 不得不藉资民力ꎮ
其假公济私ꎬ 咈众敛怨者无论已ꎮ 即一二洁

清自好者ꎬ 亦不过黾勉办公ꎬ 先其所急ꎮ 设

卡抽厘ꎬ 方虑聚众滋事ꎮ 练团筑堡ꎬ 又虞负

固抗粮ꎮ 救过方且不遑ꎬ 于民生疾苦ꎬ 地方

利弊ꎬ 势更不暇兼顾ꎮ 茍非至诚之心ꎬ 兼济

变之才ꎬ 安能用民财力而民不怨畔ꎮ 故至今

日而言ꎬ 循吏操术为至难ꎬ 用心更极苦也ꎮ
其已故者ꎬ 固应特予表扬ꎻ 其现任者ꎬ 尤宜

亟加褒勉ꎮ 俾得殚竭心力ꎬ 以卫民生ꎮ 应请

饬下中外大臣ꎬ 保举循吏ꎬ 确核品行ꎬ 胪列

事迹ꎬ 奏备简用ꎮ 其有伏处之士ꎬ 潜修力行ꎬ
堪应循吏之选者ꎬ 如确有见闻ꎬ 亦准一体保

奏ꎮ 现值大计之年ꎬ 各省府厅州县卓异人员ꎬ
请并饬各督抚ꎬ 将其政绩核据ꎬ 详细咨送吏

部ꎬ 于引见时开单进呈ꎬ 以备量才擢用ꎮ 近

来贼势日渐溃散ꎬ 而民生已极凋敝ꎮ 地方官

如何招抚流亡ꎬ 如何稽查奸宄ꎬ 如何因时度

势ꎬ 消患未萌ꎮ 其军营保举人员ꎬ 未必尽于

守土相宜ꎮ 而捐输分省各员ꎬ 又不免流品错

杂ꎬ 尚待甄别ꎮ 非慎选牧令ꎬ 简拔循吏ꎬ 何

能与民相安ꎬ 缓急可恃? 愚臣窃谓今日之急

务ꎬ 正本清源ꎬ 舍此别无长策也ꎮ 至保举流

弊ꎬ 须防情托徇庇ꎮ 屡奉谕旨ꎬ 滥保之例ꎬ
凛然具在ꎮ 茍有天良ꎬ 亦孰不洗心涤虑ꎬ 各

举所知也ꎮ 臣为吏治民生起见ꎬ 缮折沥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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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丁永青的研究 ( «晚清道咸政局与祁寯藻 “相业”»ꎬ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ꎬ 太原: 山西大学ꎬ ２００５ 年) 关注

祁寯藻在鸦片战争及咸丰朝的政治表现ꎻ 又如刘增合、 廖文辉的研究 (刘增合: «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清廷的军费

筹济»ꎬ «历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ꎬ ５５ － ７２ 页ꎻ 廖文辉: «咸丰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问题再研究»ꎬ «近代史

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ꎬ １３９ － １５６ 页) 关注咸丰时期清廷同太平天国作战的经费收支问题ꎬ 涉及当时管理户部事

务的祁寯藻的一些事迹ꎮ 另外ꎬ 祁寯藻是晚清宗宋诗风中的代表人物ꎬ 受到文学史研究不少的关注ꎬ 如孙之梅

«程恩泽、 祁寯藻澄怀园三次比邻与晚清黄诗 “预热”» ( «文学遗产»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ꎬ １０５ － １１７ 页) 等等ꎮ 目前

尚未见关于祁寯藻同治时期在朝政治表现的专门研究ꎮ
笔者按ꎬ 这些奏文内容占祁寯藻国史传记篇幅的一半以上ꎮ 参见 «清史列传祁寯藻»ꎬ 周骏富辑 «清代传记丛

刊» 第 １０１ 册ꎬ 台北: 台湾明文书局ꎬ １９８５ 年ꎮ



是否有当ꎬ 伏乞皇上圣鉴ꎮ 谨奏ꎮ①

祁寯藻用较多篇幅分析局势ꎬ 判断 “贼势日

渐溃散”ꎬ 地方秩序亟待恢复ꎮ 只有地方秩序稳

定才能保障民生ꎬ 固结民心ꎮ 祁氏道出恢复地方

秩序的重要性与紧迫性ꎬ 地方吏治则是背后关键ꎮ
知府、 州县长官为亲民之官ꎬ 维系地方秩序与民

心向背ꎮ 而在当时ꎬ 守令良莠不齐ꎬ 不少人无法

胜任地方治理ꎮ 祁寯藻认为必须整饬地方吏治ꎬ
“慎选牧令”ꎬ 此为 “正本清源” 之法ꎮ

① 祁寯藻: «奏请表扬激励循吏以振吏治事»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ꎬ 台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军机处档ꎬ
文献编号: ０９２８０２ꎮ 亦见陈弢辑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 卷二ꎬ 清光绪刻本ꎬ １２ － １３ 页ꎻ 任国维主编: «祁寯

藻集» 第六册ꎬ 太原: 三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４３３ － ４３４ 页ꎮ
② 咸丰三年 (１８５３ 年) 九月二十日上谕: “自粤匪窜扰以来ꎬ 地方文武官员ꎬ 或守城殉节ꎬ 或临阵捐躯ꎮ 及绅士人

等ꎬ 志切同仇ꎬ 尽忠效死者ꎬ 业经立沛恩施ꎬ 交部分别议恤ꎮ 并将被害较烈各员ꎬ 命于各该处建立专祠ꎬ 以昭忠

节ꎮ 该官绅等忠义之气ꎬ 允堪振起懦顽ꎮ 褒恤之典ꎬ 仍宜特从优厚ꎮ 着该部详细查明ꎮ 已经给与恤典者ꎬ 再行分

别酌议ꎬ 加增予谥ꎬ 或入祀昭忠祠ꎮ 其家属殉难者ꎬ 应如何优恤之处ꎬ 一并酌核具奏ꎮ 至未经奏报各员ꎬ 着各该

省督抚ꎬ 迅即饬查被害情节ꎬ 奏请奖恤ꎮ 勿稍疏漏ꎬ 用示朕励节劝忠之至意ꎮ” ( «清实录» 第 ４１ 册ꎬ 北京: 中华

书局ꎬ １９８６ 年ꎬ ６２０ 页) 在与太平天国、 捻军等作战期间ꎬ 清廷持续大规模对殉难人员进行旌表ꎮ
③ 有关清代国史馆的相关研究ꎬ 参见乔治忠 «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ꎬ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等等ꎮ
④ 余英时指出ꎬ “循吏” 的内涵在 «史记循吏列传» 与 «汉书循吏传» 中存在明显的差异: «史记» 记载的循

吏ꎬ 无汉以下者ꎬ 其目的在于批评武帝朝政而阐发黄老无为的政治主张ꎻ «汉书» 对于循吏ꎬ 则侧重表现养民教

化种种内容ꎬ 具有儒家文化特征ꎮ 后代地方治民之官亦奉 «汉书» 的循吏形象为最高准则ꎮ 余英时: «汉代循吏

与文化传播»ꎬ «士与中国文化»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１１７ － １８９ 页ꎮ

早在咸丰十一年 (１８６１ 年) 十一月所上 «为
条陈末见事奏折» 中ꎬ 祁寯藻就已谈到地方吏

治ꎬ 将平定战乱、 稳固民心与吏治问题联系起来:
　 　 粤匪跳梁ꎬ 已逾十载ꎬ 东南省分蹂躏迨

遍ꎮ 推原其故ꎬ 虽由奸民犯法ꎬ 亦由吏治废

弛ꎬ 养痈贻患ꎮ 民心之得失ꎬ 视乎州县

之贤否ꎻ 而州县之贤否ꎬ 惟知府知之最悉ꎮ
知府州县能使民心爱戴ꎬ 而犹犯上作乱者ꎬ
未之有也ꎮ 各省督抚、 司道大员ꎬ 黜陟悉听

圣裁ꎬ 优劣无难立判ꎮ 至知府州县职分较卑ꎬ
若非大吏认真考察ꎬ 吏治何由整饬? 大抵循

吏廉正自持ꎬ 廉则不肯妄取ꎬ 岂能应酬? 正

则不肯干求ꎬ 岂能迎合? 为大吏者ꎬ 察其官

声ꎬ 核其详案ꎬ 知其才而举之ꎬ 举数人而通

省风气为之一变ꎮ 吏治澄清ꎬ 民心自然

固结ꎬ 盗贼自然潜消ꎮ 应请敕下各省督

抚ꎬ 随时认真考察ꎮ〔４〕

地方吏治是祁寯藻复起后始终关注思考的问

题ꎮ 在日记中ꎬ 祁氏多次记录对地方吏治的看法ꎮ
例如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复阎丹初中丞书敬

铭ꎬ 行五ꎮ 论山东吏治”ꎮ 十六日记 “滇省为回匪

所隔ꎬ 官斯土者ꎬ 多以逾限干议ꎬ 似应令总督酌

量变通办理ꎮ 两粤、 黔、 蜀皆滇之邻ꎬ 就近量移ꎬ

予以升途ꎬ 仿烟瘴边缺之例ꎬ 或可鼓励ꎮ 否则缺

悬不补ꎬ 吏治日弛ꎬ 边疆之忧也”ꎮ 三年正月初

八日记 “军兴十年余ꎬ 南北遭创痍ꎮ 戡乱在得

人ꎬ 即今尚可为”ꎮ 四年八月三十日记 “因时救

弊ꎬ 是在人也”ꎮ 三年正月二十五日记 “蒋庆第

来见ꎬ 直隶玉田人ꎬ 壬子进士ꎬ 曾任山东知县ꎬ
以知州用ꎬ 告病回籍ꎮ 寯藻闻其吏治、 才识卓然ꎬ
其言沉重ꎬ 保举奉旨引见ꎮ 阎丹初中丞亦保之”ꎮ
四年九月初六日记 “枣强县李直隶候补县杨

今日晤叙ꎬ 气宇开爽ꎬ 能以爱民求治为本ꎬ
志为循吏” 〔５〕ꎬ 则是关注地方官员的贤否ꎮ

对于地方吏治问题ꎬ 祁寯藻有具体的解决思

路ꎮ 他提出纂修国史 «循吏传»ꎬ 表彰循吏ꎬ 树

立为官典型ꎬ 激励各地官员效仿循吏的事迹ꎮ 祁

氏认为循吏能够安定地方ꎬ 与战场捐躯的将士有

同等功绩ꎬ 只不过循吏 “功在无形”ꎮ 阵亡人员

能够得到朝廷的旌表ꎬ 宣付史馆立传ꎬ 昭显忠

烈②ꎻ 政绩突出的循良官吏也应该受到表彰ꎬ 载

入国史 «循吏传»ꎬ 起示范激励作用ꎮ 与此同时ꎬ
祁氏希望各省大吏留心人才ꎬ 向朝廷保举现任官

员中的循良之官以及堪任循吏的士人ꎮ
祁氏提及的国史 «循吏传»ꎬ 是清代国史的

一门类传ꎮ 清代设立国史馆负责纂修本朝国史ꎬ
于康熙二十九年 (１６９０ 年) 首次开馆ꎬ 乾隆三十

年 (１７６５ 年) 后成为常设机构ꎮ③清代国史依循

历代正史体例ꎬ 纂修纪、 志、 表、 传ꎻ 历代正史

常设的 «儒林» «文苑» «循吏» 等类传ꎬ 均为

清代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循吏传» 自 «史记»
创立ꎬ 大体而言ꎬ “循吏” 是为政一方的楷模ꎬ
«循吏传» 则集中记载表现突出的地方官吏

事迹ꎮ④

清代国史 «循吏传» 的纂修始于嘉庆时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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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二年 (１８０７ 年)ꎬ 湖广道监察御史徐国楠

奏请 “自藩臬以下ꎬ 守令以上ꎬ 不在大臣传之列

者ꎬ 采其政绩卓著ꎬ 裒辑成编” 〔６〕ꎬ 编纂国史

«循吏传»ꎮ 清廷允准此项计划ꎬ 以已故布、 按二

司及道、 府、 州、 县各级外官为选取范围ꎬ 将其

中政绩突出者纂入国史 «循吏传»ꎮ 至咸丰初ꎬ
国史馆陆续完成并进呈二十余篇国史 «循吏传»ꎮ
而在祁寯藻上奏之后ꎬ 清廷则开始了国史 «循吏

传» 的续纂ꎮ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ꎬ 清廷就

祁氏的奏请颁布上谕:
　 　 军兴以来ꎬ 征兵筹饷ꎬ 不能不藉资民力ꎮ
非得贤有司拊循化导ꎬ 不足联络众志ꎬ 消患

无形ꎮ 且兵燹之后ꎬ 百姓颠沛流离ꎬ 苏疾苦

而起疮痍ꎮ 舍循良守令ꎬ 又将奚属耶? 嗣后

各省大吏ꎬ 务宜加意访查ꎮ 其有政绩官声遗

泽在人者ꎬ 着奏明宣付史馆ꎬ 编入 «循吏列

传»ꎮ 至现任各官内ꎬ 实系清静不扰ꎬ 悃愊

无华者ꎬ 并着胪列事迹ꎬ 据实保奏ꎬ 听候简

用ꎮ 其伏处之士ꎬ 潜修力行ꎬ 堪膺循吏之选

者ꎬ 亦准一体保荐ꎮ 以期政平讼理ꎬ 吏治蒸

蒸日上ꎬ 有厚望焉ꎮ〔７〕

清廷听取祁寯藻的建议ꎬ 令各省大吏一方面

保荐现任优秀官员ꎬ 另一方面呈报堪入国史 «循
吏传» 的已故循吏人选ꎮ 这一时期的国史馆除例

行功课 «大臣传» 以及为阵亡故员宣付立传外ꎬ
各类传记中只有国史 «循吏传» 得到续纂进呈ꎬ
一定程度上表明国史 «循吏传» 受到清廷重视ꎮ①

«循吏传» 传主大多为知府、 知县等地方亲

民之官ꎬ 传记中所展现的循吏品质与事迹可谓广

大地方官员为官的榜样表率ꎮ 方宗诚 (１８１８ －
１８８８) 即言:

　 　 愚谓今之为大吏者ꎬ 自己固当洁己爱民ꎬ
为属员之表率ꎬ 而尤当将历代 «名臣传»
«循吏传» «从政遗规» «居官法戒录»、 吕

新吾先生 «实政录»、 汪稼门尚书 «荒政辑

要»、 徐啸陆太守 «牧令书» 颁刻以赐属吏ꎬ
使其遵行ꎮ 为主考学使校官者ꎬ 则当颁刻

«儒林传» 以及古大儒书以教士子ꎬ 使其讲

而明之ꎬ 体而行之ꎮ 察吏取士ꎬ 皆以合此者

为上等ꎬ 如此虽不能尽善ꎬ 而读之久传之广ꎬ
必有兴起者矣ꎮ〔８〕

在他看来ꎬ «循吏传» 等史传十分值得地方

官员学习并遵循效仿ꎻ 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 «循
吏传»ꎬ 应亦有此用意ꎮ 在 «为条陈末见事奏折»
中ꎬ 祁氏也曾试图发挥国史资鉴之用ꎬ 征引国史

传记所载之奏议ꎬ 规劝人君:
　 　 窃见乾隆初年ꎬ 直隶督臣孙嘉淦有三习

一弊之奏ꎬ 其言剀切ꎬ 深中事情ꎮ 大致谓:
目习于所见ꎬ 耳习于所闻ꎬ 心习于所安ꎬ 以

此三习卒归一弊ꎮ 其弊惟何? 远君子而近小

人而已ꎮ 臣不能悉举其辞ꎮ 伏求敕国史馆臣ꎬ
检查 «孙嘉淦传»ꎬ 录其全文ꎬ 恭呈御览ꎮ
并请谕令进讲儒臣ꎬ 详为解悉ꎻ 另缮一册置

诸左右ꎬ 庶于圣心有所裨益ꎮ〔９〕

祁寯藻希望发挥国史的政治功用ꎬ 通过国史

«循吏传»ꎬ 鞭策广大亲民之官ꎬ 宣扬为政地方的

吏治典范ꎬ 以求达到澄清吏治之效ꎮ

(二)

祁寯藻不仅奏请续纂国史 «循吏传»ꎬ 而且

影响了具体传记的纂修ꎮ 祁氏向清廷呈报了堪入

国史 «循吏传» 的人选三名: 刘大绅 (１７４７ －
１８２８)、 李文耕 (１７６２ － １８３８) 与刘煦 (１８１１ －
１８６２)ꎮ «为条陈保举循吏事奏折» 后附有祁氏对

刘大绅、 李文耕、 刘煦三位已故循吏生平事迹的

概述ꎬ 其内容如下:
　 　 谨将臣所闻见已故人员堪入 «循吏列

传» 者开单恭呈御览ꎮ
刘大绅ꎬ 云南举人ꎮ 乾隆间任山东新城

县ꎬ 调曹县办理旱灾河工ꎮ 民情爱戴ꎬ 钱粮

料秸不催而集ꎮ 曾因公遣戍ꎬ 两县民敛锾赎

归ꎬ 仍发往山东ꎬ 补福山、 朝城等县ꎬ 保升

同知ꎮ 督捕登莱蝗蝻ꎬ 查办沿河赈务ꎮ 每去

任ꎬ 民必攀留ꎬ 有送至邻省者ꎮ 其教士以朱

子 «小学» 为本ꎬ 成就甚多ꎮ
李文耕ꎬ 云南进士ꎮ 嘉庆间任山东邹平、

冠县ꎮ 清讼息争ꎬ 除奸戢暴ꎬ 尤尽心于教化ꎮ
及守泰安、 沂州ꎬ 为属吏立课程ꎬ 谓官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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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 年)ꎬ 国史馆统计嘉庆以来各类传编纂数量ꎬ 指出在嘉庆朝开始的 «儒林» «文苑» «循吏» 等

传陆续纂成后ꎬ 同治时 “续行编入者ꎬ 仅 «循吏» 龚其裕等十余人”ꎮ 国史馆在这一时期为 １５ 位循吏纂修了传

记: 刘体重、 刘煦、 桂超万、 钟谦钧、 龚其裕、 龚嵘、 龚一发、 龚景瀚、 李文耕、 刘大绅、 刘衡、 毛隆辅、 徐台

英、 云茂琦、 黄辅辰ꎮ ( «奏为纂办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列传请饬各省确查举报以资表彰恭折仰祈圣鉴事»ꎬ «国史

馆移札»ꎬ 北京: 国家图书馆藏ꎬ 清刻本) 然而ꎬ 长期以来ꎬ 清代国史 «循吏传» 的纂修过程与内容意涵等方面

并未得到研究ꎮ



则事废ꎬ 而民受其害ꎬ 历官至按察使ꎬ 察吏

安民ꎬ 见于山东、 贵州文移者ꎬ 诚意周悉ꎮ
盖其生平以徙义、 集义、 精义为学ꎬ 故能感

人独深也ꎮ
刘煦ꎬ 山西拔贡ꎮ 历任直隶大名府属州

县ꎬ 兼署知府ꎮ 朴诚廉敏ꎬ 有守有为ꎮ 前后

多年ꎬ 除暴安良ꎬ 民情极为爱戴ꎮ 防剿教匪

捻匪ꎬ 并带勇攻剿水套踞匪ꎬ 均克成功ꎮ 同

治元年ꎬ 特擢大顺广道ꎬ 正值贼匪肆扰之际ꎬ
三郡士民倚若长城ꎮ 因积劳身故ꎬ 奉旨照道

员军营病故例议恤ꎮ
以上三员可否勅下山东巡抚、 直隶总督ꎬ

详查该故员政绩ꎬ 胪列具奏ꎬ 并咨国史馆ꎬ
以备编入 «循吏列传»ꎬ 伏候圣裁ꎮ〔１０〕

清廷同意将三人事迹纂入国史 «循吏传»:
“以上三员ꎬ 均循声卓著ꎬ 遗爱在民ꎬ 着国史馆

咨行直隶山东各督抚ꎬ 详摭该故员等生前政绩ꎬ
编入 «循吏列传»ꎬ 以资观感ꎮ” 〔１１〕 三人中ꎬ 刘

煦于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 年) 逝世ꎬ 与祁寯藻大致

生活在同时ꎮ 刘煦任官直隶ꎬ 积劳身故ꎬ 在防

御太平天国、 捻军的战役中ꎬ 为稳定地方局势

作出了贡献ꎮ 有史料显示ꎬ 祁寯藻与刘煦相识ꎮ
祁寯藻 «养闲余录» 记载其咸丰末银两收支情

况ꎬ 其中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记: “刘篠北

煦ꎬ 开州以知府用ꎬ 山西赵城人ꎮ 壹百两ꎮ” 〔１２〕 二人为山

西同乡ꎬ 可能存在交往之谊ꎬ 祁氏或因此将刘

煦推荐进入国史 «循吏传»ꎮ① 而刘大绅、 李文

耕二人是乾嘉时代的地方官ꎬ 表面上看与祁寯

藻似无直接关联ꎬ 二人如何能够成为国史 «循

吏传» 的人选? 本文研究表明ꎬ 刘大绅与李文

耕的思想均具理学色彩ꎬ 祁寯藻表彰二位循吏

实有倡导理学之意ꎮ
上文所引祁寯藻对刘大绅、 李文耕事迹的描

述ꎬ 文字亦非完全出自祁氏本人ꎬ 大量内容实源

自唐鉴 (１７７７ － １８６１) «学案小识» 一书ꎮ 唐鉴

笃守程朱理学ꎬ 是晚清具有影响力的理学学者ꎮ
他于道光时期讲学京师ꎬ 对曾国藩、 倭仁、 吴廷

栋等晚清理学名臣产生过重要影响ꎮ «学案小识»
是唐鉴的代表著作ꎬ 于道光末刊行ꎬ 影响较大ꎮ
该书对清代理学的思想脉络进行了梳理ꎬ 分 “传
道学案” “翼道学案” 与 “守道学案” 三部分ꎬ

记载清初以来笃守程朱理学的宋学士人ꎮ 该书门

户之见较深ꎬ 另立有 “经学学案” 与 “心宗学

案”ꎬ 对汉学与阳明心学进行批判ꎮ②

不少证据表明ꎬ 祁寯藻是从 «学案小识» 中

挑选出国史 «循吏传» 人选的ꎮ 首先ꎬ 刘大绅与

李文耕均被 «学案小识» 视为讲求理学之人ꎬ 位

列 “守道学案”ꎬ 且二人学案在书中前后顺序相

邻ꎮ 祁氏在本朝众多已故地方官中选择出刘大绅、
李文耕两人ꎬ 参考同一著作的可能性极大ꎮ 其次ꎬ
«学案小识» 中李文耕的学案记载:

　 　 生平以徙义、 集义、 精义为学ꎮ 其

宰邹平、 冠县ꎬ 清讼息争ꎬ 除奸戢暴ꎬ 而尤

尽心于教化ꎮ 民初呼为李教官ꎬ 后呼为李青

天ꎮ 及守泰安、 沂州ꎬ 为属吏立课程ꎬ 谓官

不勤则事废ꎬ 而民受其害ꎮ 而勤本于仁ꎬ 无

恫瘝在抱之心ꎬ 必不能殷殷于民事ꎮ 又本于

诚ꎬ 无明旦对越之隐ꎬ 必不能凛凛于官箴ꎮ
其为臬司ꎬ 一本勤慎ꎬ 不务赫赫名ꎮ 而察吏

安民ꎬ 见于山左文移、 黔中文移者ꎬ 至诚至

仁至周至悉ꎬ 发于心而根于性也ꎮ〔１３〕

比对前引祁寯藻的相关陈述ꎬ 与 «学案小

识» 的记载几近相同ꎬ 仅有部分字词调整ꎮ 而

«学案小识» 的论述亦非完全原创ꎬ 可能参考了

李文耕的 «行状» «墓表» 等碑传资料ꎮ 如李文

耕的 «行状» 载:
　 　 公为治ꎬ 以清讼息盗ꎬ 兴利除害为先ꎬ
而尤尽心于教化ꎮ 为属吏立课程ꎬ 谓官

不勤则事废ꎬ 而民受其害ꎮ 而勤本于仁ꎬ 无

恫瘝在抱之心ꎬ 必不能殷殷于民事ꎮ 又本于

诚ꎬ 无 明 旦 对 越 之 隐ꎬ 必 不 能 凛 凛 于

官箴ꎮ〔１４〕

«墓表» 记载:
　 　 读其官山左、 黔中文移札稿ꎬ 实能以程

朱之学为治ꎮ〔１５〕

祁寯藻不太可能从这些材料中总结出和唐鉴

几乎一致的语句ꎬ 而应是直接引用 «学案小识»ꎮ
祁氏有关刘大绅的描述也是对 «学案小识» 中刘

大绅学案的完整概括ꎬ 二者存在较为明显的关联ꎮ
国史 «循吏传» 的传记内容进一步揭示出这

种关系ꎮ 刘大绅与李文耕为祁寯藻所推荐ꎬ 其国

史传记的编纂实质上也延续了祁氏的基本思路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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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刘煦的信息相对缺乏ꎬ 以目前掌握的史料ꎬ 无法对刘煦入选国史 «循吏传» 的来龙去脉作出充分解释ꎬ 故

本文暂不研究刘煦的情况ꎮ
相关研究可参见陈祖武 «汉宋学术之争与 ‹国朝学案小识›»ꎬ «清代学术源流»ꎬ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３３９ － ３５６ 页ꎮ 等等ꎮ



如国史 «李文耕传» 即摘录祁氏奏折的内容ꎬ 作

为李文耕思想事迹的总结:
　 　 同治二年ꎬ 大学士衔礼部尚书祁寯藻采

访循吏ꎬ 疏陈文耕由守令洊升臬司ꎬ 除奸戢

暴ꎬ 尽心教化ꎬ 察吏安民ꎬ 诚意周悉ꎮ 其生

平以徙义、 精义、 集义为学ꎬ 故能感人独深ꎮ
请将文耕政绩宣付国史馆ꎬ 编入 «循吏传»ꎬ
以资观感ꎮ〔１６〕

① 所谓 “传包”ꎬ 主要包括两大部分: 一为国史馆纂修的各种列传原稿ꎻ 一为国史馆为纂修列传所咨取的各种传记

资料ꎮ 相关研究参见庄吉发 «故宫档案述要»ꎬ 台北: 台北 “国立” 故宫博物院ꎬ １９８３ 年ꎬ ４２５ 页ꎮ 等等ꎮ

国史馆 «刘大绅传» 传包①中保存有一份手

抄稿ꎬ 内容是 «学案小识» 中刘大绅学案的全

文ꎮ〔１７〕而国史 «刘大绅传» 中绝大部分内容都取

自 «学案小识»ꎬ 可以确证 «学案小识» 的刘大

绅学案是国史 «刘大绅传» 的史源ꎮ 因篇幅所

限ꎬ 兹仅举几例说明ꎮ «刘大绅传» 载:
　 　 值岁旱ꎬ 大绅奉檄赴赵王河督工ꎬ 集夫

役万余人ꎬ 以工代赈ꎬ 两月竣事ꎬ 民无疾病

逃亡者ꎮ 又委派河工料秸三百万ꎬ 大绅以时

方收敛ꎬ 暂缓之ꎮ 大吏督责严急ꎬ 与十日限ꎮ
民争先输纳ꎬ 未十日而数足ꎮ〔１８〕

«学案小识» 载:
　 　 既至曹ꎬ 则其乙巳丙午之年ꎬ 灾伤更甚

于新城也ꎮ 方务与民休息ꎬ 而河使者檄修赵

王河工段数百丈ꎬ 曰役万夫ꎬ 两月而始竣ꎮ
无逃亡者ꎬ 无疾病者ꎮ 又檄办河工料秸三百

万ꎬ 绅以方收敛ꎬ 蹔缓之ꎮ 河员诉于使者ꎬ
督责严急ꎬ 将按以罪ꎬ 因请为十日限ꎮ 县人

争先往纳ꎬ 未十日而三百万之数足矣ꎮ〔１９〕

又ꎬ «刘大绅传» 记载:
　 　 政少暇ꎬ 即亲诣书院校士ꎮ 尝谓诸生曰:
«小学» 一书ꎬ 为作圣之阶梯ꎬ 入德之轨途ꎮ
师舍是无以为教ꎬ 弟子舍是无以为学也ꎮ 晚

近急于利禄ꎬ 惟以记诵词章博取功名为务ꎮ
是以人心不正ꎬ 达则骄奢淫佚ꎬ 穷则儇捷偷

薄ꎮ 今与诸生约ꎬ 必读此书ꎬ 身体力行ꎮ 由

洒扫应对ꎬ 以驯致乎达天知命之域ꎮ 庶几明

体达用ꎬ 有益于天下国家之大ꎮ〔２０〕

«学案小识» 记载:
　 　 其宰曹县ꎬ 告诸生曰: 子朱子 «小学»
一书ꎬ 作圣之阶梯ꎬ 入德之轨涂ꎮ 师舍是无

以为教ꎬ 弟子舍是无以为学也ꎮ 晚近利禄之

风既炽ꎬ 惟以记诵词章为务ꎮ 士子初入塾馆ꎬ
父兄师长即教以帖括声律ꎬ 博取功名富贵ꎮ
是以人心不正ꎬ 风俗不厚ꎬ 达则骄奢淫佚ꎬ

穷则獧捷偷薄ꎬ 无益于天下国家之大ꎮ 今与

诸生约ꎬ 必读此书ꎮ 朝讲夕贯ꎬ 身体力行ꎮ
由洒扫应对进退ꎬ 以驯致于达天知命之域ꎮ
庶几明体致用ꎬ 为天地间不可少之人ꎬ 方不

虚负此一生ꎮ〔２１〕

与前引 «学案小识» 中相关文字对比ꎬ 可见

«李文耕传» 中的部分内容亦有源自 «学案小

识» 者:
　 　 谓官不勤则事废ꎬ 而民受其害ꎮ 而勤本

于仁ꎬ 无痌瘝在抱之心ꎬ 必不能殷殷于民事ꎮ
又本于诚ꎬ 无旦明对越之隐ꎬ 必不能懔懔于

官箴ꎮ 属吏多化之ꎮ〔２２〕

国史 «刘大绅传» 与 «李文耕传» 的编纂延

续了祁寯藻的思路ꎬ 主要文字取材于 «学案小

识»ꎮ «学案小识» 将刘大绅与李文耕视为理学中

人ꎬ 其思想主张和为官事迹具理学色彩ꎮ 二人的

国史传记承袭 «学案小识» 相关文字的基本意

涵ꎬ 传主的理学思想在国史 «循吏传» 中得到充

分体现ꎮ 二人在 «学案小识» 中同列 “守道学

案”ꎬ 所谓 “得所守而道益明” 〔２３〕ꎬ 他们行事的一

大特点是主动在地方行政中遵循与推行理学ꎮ 在

国史中ꎬ 李文耕 “生平以徙义、 集义、 精义为

学”ꎬ 为政地方以教化民众为要: “在任五年ꎬ 以

清讼、 息争、 戢暴为务ꎬ 尤尽心于教化ꎮ 民妇陈

氏诉其子忤逆ꎬ 文耕自引咎ꎬ 其子叩头流血ꎬ 卒

改行为孝ꎮ 创立义学ꎬ 及梁邹书院ꎬ 使诸生

诵读其中ꎬ 亲策励之ꎮ” 〔２４〕兴办地方教育事业ꎬ 并

在诉讼审理中表现教化之意ꎮ 与此同时ꎬ 他还以

理学观念要求官衙属吏加强自身修养: “谓官不

勤则事废ꎬ 而民受其害ꎮ 而勤本于仁ꎬ 无痌瘝在

抱之心ꎬ 必不能殷殷于民事ꎮ 又本于诚ꎬ 无旦明

对越之隐ꎬ 必不能懔懔于官箴ꎮ” 〔２５〕

刘大绅为政地方的一项主要政绩乃是提倡朱

子 «小学»ꎬ 以理学教育士子: “尝谓诸生曰:
‘ «小学» 一书ꎬ 为作圣之阶梯ꎬ 入德之轨途ꎮ 师

舍是无以为教ꎬ 弟子舍是无以为学也ꎮ’” 〔２６〕 朱子

«小学» 一书ꎬ 张伯行 (１６５１ － １７２５) 称: “读朱

子之书ꎬ 不以小学为之基本ꎬ 则无以知朱子教人

之道ꎬ 即无以知孔子教人之道ꎮ” 〔２７〕 在清代ꎬ 各级

官员往往通过颁行 «小学»ꎬ 在地方上弘扬正学、
推行教化ꎮ 祁寯藻道光时任江苏学政ꎬ 期间即刊

行朱子 «小学»ꎬ 供士子学习ꎮ 其作跋语有言:
　 　 我朝圣祖仁皇帝俾译其书以教国子ꎬ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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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宪皇帝命武英殿刊印颁行ꎬ 所以昭回圣化ꎬ
广励学官ꎮ 臣寯藻奉命视学江苏ꎬ 有忝司存ꎬ
辅翼无术ꎮ 士子彬郁者多ꎬ 而或缺于督躬实

修ꎮ 巧者驰心于功利ꎬ 弱者陨志于贫穷ꎬ 婴

文网者往往而有ꎬ 而是书于承学ꎬ 士颇不知

贵重ꎮ 故谨刻之ꎬ 遍贻士子ꎮ〔２８〕

① 参见 «清实录» 第 ４６ 册ꎬ ８０７ － ８０８ 页ꎮ 祁寯藻推荐的官员与士人有: 直隶任县知县张光藻、 献县知县陈崇砥、
知县王兰广、 山东知县蒋庆第、 山西徐沟县知县程豫、 汾阳县知县吴辉祖、 教习期满知县江南优贡端木埰、 候选

知县山西举人秦东来ꎮ 端木埰久在祁氏身边ꎬ 祁称 “端木先生忠孝性成ꎬ 耿介不苟ꎬ 学识通达ꎬ 才足有为ꎬ 寯与

相处七年ꎬ 深敬其人”ꎮ (祁寯藻: «静默斋日记»ꎬ ３１６ 页) 祁氏日记亦记有与蒋庆第、 程豫、 吴辉祖、 陈崇砥的

会面或书信交往情形ꎮ (３２６、 ３３２、 ３３８、 ３４０ 页) 而除秦东来外ꎬ 关于上述诸人思想的史料并不充分ꎬ 他们是否

具有明显的理学背景ꎬ 有待日后进一步探索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ꎬ 祁寯藻在 «为条陈保举

循吏事奏折» 中还保举了几位在任官员与在籍士

人ꎮ①其中ꎬ 山西举人秦东来 (生卒年不详) 在思

想上亦倾向宋学ꎬ 祁氏在日记中称其 “品端学

朴ꎬ 研精性理ꎬ 门徒称盛”ꎮ〔２９〕秦东来曾作有 «近
世诋宋儒辨» 一文ꎬ 揭示学术时弊ꎬ 并为程朱理

学正名:
　 　 尝见今世儒者ꎬ 往往好诋宋人ꎮ 其不喜

宋人者有二说: 一则畏其严也ꎮ 人皆乐放荡

而宋人之言拘谨ꎬ 人皆乐圆通而宋人之言方

正ꎮ 凡言之切中人情者ꎬ 人必难堪ꎮ 余少年

读程朱之语ꎬ 往往森然凛然ꎬ 毛发皆悚ꎬ 即

今犹畏之ꎬ 但恨一向颓惰不能自立耳ꎮ 试思

吾辈处世有所严惮之为愈乎ꎬ 抑无所严惮之

为愈乎? 是惟无志之人而后畏其严也ꎮ 一则

嫌其空也ꎮ 其言皆平易近人ꎬ 既不见新奇之

典ꎮ 其言皆朴实无华ꎬ 又不可为诗文之料ꎮ
或指为迂疏ꎬ 或指为陈腐ꎬ 皆嫌其空也ꎮ 然

试思程朱之空与佛老之空有异ꎮ 佛老之空ꎬ
灭性坏伦ꎮ 程朱之空ꎬ 牖民觉世ꎮ 或者以多

谈性命为疑ꎬ 不知孔子之时ꎬ 先王之教尚明ꎬ
故惟告以日用ꎬ 所行不必探原于性命ꎮ 朱子

之时ꎬ 邪说之兴正多ꎬ 故必示以性命所由ꎬ
乃肯用心于日用ꎮ 孔子是教人之正ꎬ 朱子是

救时之权ꎮ〔３０〕

秦氏反对世人诋毁宋儒ꎬ 肯定程朱之严正ꎬ
指出其性命之学绝非空疏ꎮ 无论已故循吏或在籍

士人ꎬ 祁寯藻向朝廷举荐之人中均有讲求理学者ꎮ
综上可知ꎬ 同治二年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

«循吏传»ꎬ 有收拾太平天国起事后的危局之意ꎮ
祁氏不仅奏请续纂ꎬ 且提名人选ꎬ 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到国史 «循吏传» 的实际纂修ꎮ 他所推荐的

立传人选实与理学著作 «学案小识» 存在着紧密

联系ꎮ 祁氏从 «学案小识» 中挑选出刘大绅、 李

文耕两位讲求理学的地方官作为人选ꎬ 二人国史

传记的大部分内容亦取材于 «学案小识»ꎮ 如此

情况下纂成的两篇国史 «循吏传»ꎬ 必然会被打

上理学的思想烙印ꎮ

(三)

祁寯藻为何在国史 «循吏传» 中注入理学的

思想意涵? 相关历史值得作进一步探究ꎬ 可从两

个方面寻求理解ꎮ 一是个人思想ꎮ 祁寯藻主张汉

宋兼采ꎬ 奏请纂修国史 «循吏传» 一事是其思想

中 “宋学” 部分的典型体现ꎻ 另一方面则与时势

颇有关系ꎮ 为收拾乱局ꎬ 咸同之际清廷上下关注

地方ꎬ 大力倡导理学ꎮ 祁寯藻在朝与倭仁、 李棠

阶等理学名臣多有交往ꎬ 且亲身倡导理学ꎬ 就地

方吏治提出具体举措ꎬ 表彰讲求理学的地方官员ꎬ
希望通过理学整饬地方、 解决时弊ꎬ 呼应了当时

的政治形势与思想氛围ꎮ
晚清时人对祁寯藻的思想主张已有论述ꎬ 认

为其汉宋兼采ꎬ 如翁同龢 (１８３０ － １９０４) 在日记

中评价祁氏: “相国深于汉学ꎬ 于宋儒之说亦能

条贯靡遗ꎬ 不仅以词章考订见长也ꎮ” 〔３１〕祁寯藻亦

多次论及汉学考据与宋学义理ꎬ 如在宋本 «说文

系传» 叙言中ꎬ 他谈到训诂与义理的关系:
　 　 学者以文字、 声音求训诂ꎬ 以训诂通义

理ꎬ 未有不由此者也ꎮ 我国家昌明儒术ꎬ
同文之盛ꎬ 远迈前代ꎬ 士子知从声音、 文字、
训诂以讲求义理ꎮ〔３２〕

相近表述在祁氏同治初年的一篇奏疏中亦有

体现:
　 　 士不通经ꎬ 不足致用ꎬ 而通经之学ꎬ 义

理与训诂ꎬ 不可偏重ꎮ 汉儒许慎 «说文解

字»、 郑康成 «诗礼笺注»ꎬ 各有师承ꎬ 羽翼

经传ꎬ 厥功甚巨ꎮ 历代名臣硕彦ꎬ 由此其选ꎮ
至宋周、 程、 张、 朱数大儒ꎬ 因注疏以阐明

义理ꎬ 学术人心允足范围后世ꎮ 此 «大学»
正心诚意之功ꎬ 必本于格物致知也ꎮ 后学不

察ꎬ 往往以训诂专属汉唐诸儒ꎬ 以义理专属

宋儒ꎬ 遂使圣门四科划分界限ꎮ〔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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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 祁氏的诗作也表达出这种态度ꎬ 如:
“广厦构众材ꎬ 通经乃致用ꎮ 义理与训诂ꎬ 二者

实兼重ꎮ 吾乡风俗淳ꎬ 耕稼勤讽诵ꎮ 经师递授受ꎬ
学不泥汉宋ꎮ” 〔３４〕以上内容较清楚地反映出祁寯藻

于汉宋间不立门户的主张ꎮ
祁氏自身治学多具朴学特色ꎬ 服膺许慎 «说

文»ꎮ 翁同龢称其 “深于汉学”ꎬ 确有道理ꎮ 祁氏

与张穆 (１８０５ － １８４９)、 苗夔 (１７８３ － １８５７) 等

考据学者有交游扶掖之谊ꎮ 张穆精于西北史地ꎬ
祁寯藻为其著作作序并助资刊刻ꎮ〔３５〕 而苗夔亦治

«说文»ꎬ 撰有 «说文声订»ꎬ 祁寯藻为之作叙ꎮ
祁寯藻道光十七年 (１８３７ 年) 任江苏学政ꎬ 苗夔

随行ꎬ 为幕中成员ꎮ〔３６〕 祁寯藻在江苏学政任上重

刊刻宋本 «说文系传»ꎬ 且以 “ ‘晋大夫祁奚字黄

羊’ 解” 这样具有朴学意味的题目考试诸生ꎬ 并

与考据学者互动ꎮ〔３７〕晚清学者俞樾 (１８２１ － １９０７)
是祁氏门生ꎬ 在信中评价祁寯藻:

　 　 吾师以经学提撕后进ꎬ 当代治经者ꎬ 舍

函丈无所折衷ꎮ 国朝经术昌明ꎬ 扫虚浮

而归之实学ꎬ 诸老先生发明训诂ꎬ 是正文字ꎬ
实有因文见道之功ꎮ 数十年来ꎬ 此事衰息ꎬ
独吾师以经学受主知ꎬ 倡后进ꎬ 海内治经者ꎬ
奉为圭臬ꎮ 乾嘉一脉ꎬ 庶几未坠ꎮ〔３８〕

文字虽有溢美之嫌ꎬ 但可见祁寯藻在当时一

些朴学学者中具有较高的地位ꎮ①

而祁寯藻讲求宋学之举ꎬ 往往表现在实际为

政方面ꎮ 如任江苏学政期间刊行朱子 «小学» 一

书ꎻ 又如同治初年教育幼帝ꎬ 祁氏制定读书计划、
挑选课本ꎬ 推荐理学著作朱子 «小学» 以及真德

秀 (１１７８ － １２３５) «大学衍义» 为读本:
　 　 宋臣真德秀 «大学衍义»ꎬ 首言帝王为

治之序ꎬ 为学之本ꎬ 自格致诚正ꎬ 以至修身

齐家ꎬ 胪引经史ꎬ 法戒昭然ꎬ 诚圣学之渊源ꎬ
治道之根柢也ꎮ 国朝大学士陈宏谋 «辑要»
六卷ꎬ 选择简当ꎬ 尤易披寻ꎮ 又ꎬ 臣于道光

年间ꎬ 江苏学政任内ꎬ 恭刊朱子 «小学»ꎬ
此书内篇四卷ꎬ 外篇二卷ꎬ 多引经传要语ꎬ
及先贤名臣格言ꎬ 于初学最为切要ꎮ〔３９〕

针对幼帝的教育ꎬ 清廷颁布上谕ꎬ 规定 “帝

王之学ꎬ 不在章句训诂ꎬ 惟冀首端蒙养ꎬ 懋厥身

修” 〔４０〕ꎬ 明确要求注重身心修养ꎬ 而非章句训诂

之学ꎮ 祁寯藻推荐讲求义理的理学书籍ꎬ 符合清

廷 “正学” 标准ꎮ 而奏请纂修国史 «循吏传» 亦

是祁氏倡导理学的典型事例ꎬ 反映其同治初如何

在实际治国理政层面发挥理学之用ꎬ 却长期未得

到关注ꎮ②

祁寯藻在朝倡导理学ꎬ 与晚清的时势亦有着

紧密关联ꎮ 同治初ꎬ 清廷有意提倡理学ꎬ 在治国

理政的诸多层面均推动理学风气ꎮ 倭仁、 李棠阶、
吴廷栋等标榜理学的官员受到重用ꎬ 成为在朝显

宦ꎮ③ 祁寯藻与这些理学人士有不少往来ꎬ 并了

解他们的思想ꎮ 倭仁与祁寯藻同为帝师ꎬ 互动较

多ꎬ 祁寯藻 «静默斋日记» 对此有详细的记载ꎮ
如同治二年 (１８６３ 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记: “艮
峰相国 «莎车行记» 一卷ꎬ 乃咸丰元年任叶尔羌

帮办大臣途次所著ꎬ 为之跋ꎬ 并以先君 «西陲要

略» «西域释地» 二书赠之ꎮ 艮翁笃守程朱之学ꎬ
故语多鞭辟近里ꎬ 著己直谅ꎬ 益友也ꎮ 老得良规ꎬ
庶几寡过ꎬ 何幸如之ꎮ 艮峰 «壬子日录» 一卷ꎬ 亦跋

之ꎮ” 〔４１〕可见祁寯藻对倭仁的思想品性的评价ꎮ 二

人亦对同治帝的教育展开交流ꎬ 如十二月初三日

记: “为艮峰略谈及六书之学ꎬ 艮峰云学期改用

六书ꎬ 似非所急ꎮ” 〔４２〕也会谈及吏治问题ꎬ 如十二

月初六日: “艮翁示观南丰刘帘舫先生衡遗书ꎬ 皆

官行文字ꎬ 其子良驹都转栞行ꎬ 盖循吏也ꎮ” 〔４３〕 李

棠阶、 吴廷栋同祁寯藻亦有交往ꎬ 如同治四年ꎬ
李棠阶逝世ꎬ 祁寯藻之子祁世长 (１８２５ － １８９２)
记: “李文园宗伯棠阶薨于位ꎮ 宗伯为先君道光壬

午会房所得士ꎬ 最器重之ꎮ 自记云: 宗伯昔以太

常降调回籍ꎬ 元年奉诏来京ꎬ 洊擢尚书ꎬ 入直军

机ꎬ 数掌文衡ꎮ 今年六十八ꎬ 以劳瘁ꎬ 旬日间遂

不起ꎮ 正人云徂ꎬ 不胜伤感ꎮ 挽联云: 帝知理学

儒臣ꎬ 一岁九迁ꎬ 终有嘉谟酬盛德ꎻ 世仰清风亮

节ꎬ 大河乔岳ꎬ 常留浩气在中州ꎮ” 〔４４〕 又如吴廷

栋ꎬ 祁寯藻在日记中提到: “竹如先生久已钦慕ꎬ
吴君咸丰初官秋审处ꎬ 曾以会审案见之ꎬ 久

闻其理学功深ꎬ 品行端粹ꎮ 曾涤生为侍郎时ꎬ 尝

力荐之ꎮ 倭艮峰、 李文园皆久与订交ꎮ” 〔４５〕 同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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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关祁寯藻与朴学学者的交往及其士林地位ꎬ 参见段志强 «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ꎬ 上

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ꎮ
后世论及祁寯藻的思想学术ꎬ 往往强调其治汉学的方面ꎬ 如刘师培言祁氏 “兼治说文ꎬ 骤膺高位” ( «近儒学术

统系论»ꎬ 汪学群编: «清代学问的门径»ꎬ 北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９ 年ꎬ １３９ 页)ꎬ «清史稿» 称其 “提倡朴学”
(赵尔巽等撰: «清史稿» 卷 ３８５ꎬ １１６７８ 页)ꎮ 对于祁寯藻与义理之学的关系ꎬ 则缺乏讨论ꎮ
参见史革新 «晚清理学研究»ꎬ ２２ － ３９ 页ꎮ



年正月十三日ꎬ 祁寯藻提及当时的理学氛围:
“近日倭、 李二公以理学倡导后进ꎬ 风气殆将转

乎?” 〔４６〕 而祁寯藻也留下了阅读理学名著的记

录ꎬ 如同治四年七月初八日:“读 «近思录» 加

圈ꎮ” 〔４７〕

鉴于这种交往ꎬ 祁寯藻表彰讲求理学的循吏

可能与理学名臣存在关系ꎮ 倭仁、 吴廷栋都曾从

游唐鉴ꎬ 祁氏也许是通过他们接触了解到 «学案

小识» 一书ꎮ 祁寯藻于同治五年逝世ꎬ 未及两篇

国史 «循吏传» 进呈之日ꎮ 现存清国史馆的档案

表明ꎬ 刘大绅与李文耕的国史传记最终经过时任

国史馆总裁的倭仁审阅并进呈ꎮ① 而祁寯藻推荐

的国史 «循吏传» 人选在当时也受到了倭仁的关

注ꎬ 倭仁即对李文耕的孝悌之学较为推崇ꎬ 同治

三年将李文耕的著作 «孝弟录» 绘图改编重刊ꎬ
成 «孝弟图说» 一书ꎮ〔４８〕 翁同龢在同治五年的日

记中记有 “艮峰先生赠 «孝弟图说» 一本” 〔４９〕ꎬ
可知倭仁将此书赠与身边之人ꎬ 或为推广理学之

用ꎮ 虽未发现直接证据ꎬ 但祁氏奏请纂修国史

«循吏传» 一事受到来自倭仁等理学名臣的影响ꎬ
确实存在可能性ꎮ

咸丰以来ꎬ 清廷统治面临危机ꎬ 太平天国、
捻军等极大挑战了清廷统治的合法性ꎮ 不惟祁寯

藻ꎬ 同治时清廷上下同样持续思考如何稳定秩序ꎬ
有关论述亦多指向地方吏治ꎮ② 如贾臻 (１８０９ －
１８６８) 指出: “然则察吏一事ꎬ 为方今标本兼治

之良方彰彰矣ꎮ 吏事与军事并重ꎬ 臣知贼不

足平也ꎮ” 〔５０〕又如周恒祺 (１８２４ － １８９４) 言: “自
军兴以来ꎬ 民生之凋敝已极ꎮ 各省筹兵筹饷ꎬ 日

不暇给ꎬ 吏治不无废弛ꎮ 现在中原底定ꎬ 而散勇

降贼ꎬ 犹隐伏于各州县之中ꎬ 则所以办理善后诸

政ꎬ 不可不实力讲求也ꎮ” 〔５１〕祁氏则将振兴地方吏

治与贯彻理学相结合ꎬ 表彰讲求理学的循吏ꎬ 期

望发挥理学之用解决地方乱局ꎮ 这也呼应了咸同

之际清廷对理学的倡导ꎮ 此时清廷弘扬正学ꎬ 有

以理学匡救人心ꎬ 端正地方士习民风之用意ꎮ 如

同治元年三月上谕:
　 　 我朝崇儒重道ꎬ 正学昌明ꎮ 士子循诵习

传ꎬ 咸知宗尚程朱ꎬ 以阐圣教ꎮ 惟沿习既久ꎬ
或徒骛道学之虚名ꎬ 而于天理民彝之实际ꎬ
未能研求ꎬ 势且误入歧途ꎬ 于风俗人心ꎬ 大

有关系ꎮ 士习既端ꎬ 民风斯厚ꎮ〔５２〕

嘉道以降ꎬ 有识之士思考当世弊政ꎬ 许多意

见都指出地方失序、 吏治废弛乃是士习民风出了

问题ꎬ 而问题背后的根源则在于学术ꎮ③ 如倭仁

即认为学术乃当今急务:
　 　 昔人云ꎬ 变民风易ꎬ 变士风难ꎻ 变士风

易ꎬ 变仕风难ꎮ 窃意士为民之表率ꎬ 仕之根

基ꎮ 士习端则处为醇儒ꎬ 可以矜式一乡ꎻ 出

为良臣ꎬ 自能泽及民物ꎮ 正学术ꎬ 育人才ꎬ
其今时之急务乎?〔５３〕

学术关系士风ꎬ 一方面地方吏治的澄清有赖

于选拔循良的地方官ꎬ 而士人正是未来官员的人

才储备ꎻ 另一方面ꎬ 士人尤其是地方士绅的品行

学识能够影响并教化民众ꎮ 两方面均对人心风俗

产生影响ꎬ “泽及民物”ꎬ “矜式一乡”ꎮ 这是论者

将时弊与学术结合思考的基本思路ꎬ 认为风俗教

化与世道治乱紧密相连ꎮ
学校科举是国家培养与选拔士人的途径ꎬ 清

代教育考试奉程朱理学为标准ꎮ 所谓的 “正学

术”ꎬ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是在教育考试方面强

调理学ꎮ 如方宗诚谈到:
　 　 学之不讲久矣ꎮ 取人之法ꎬ 惟以诗赋、
诗文、 馆阁字三者ꎬ 以故学术日坏ꎬ 士气臣

节皆不能振ꎮ 忧之者遂欲以 «小学» 论性理

论取士ꎮ 然利禄汨人性灵久矣ꎬ 但以此试士ꎬ
而习之者亦惟知以此为作文之具、 科第之阶

而已ꎬ 又何益乎? 今日欲倡明此学ꎬ 须要于

根本上切实倡起ꎬ 须是自己真能心体力行ꎬ
可以 为 人 之 法 而 又 加 以 讲 明ꎬ 则 兴 起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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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笔者按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国史档案有 «循吏刘大绅传» (文献编号: ７０１００５５０３) 稿本一册ꎬ 或为进呈之

前的定稿ꎮ 扉页有国史馆总裁、 副总裁签字ꎬ 倭仁于同治七年任国史馆总裁 ( «清史列传倭仁»ꎬ 周骏富辑:
«清代传记丛刊» 第 １０１ 册ꎬ ５６７ 页)ꎬ 扉页上的 “倭” 字当是指倭仁ꎮ 倭仁当审阅过该传稿ꎬ 但并未发现其对传

记内容提出意见ꎮ 目前未发现相同的 «李文耕传» 稿本ꎬ 可能国史馆档案有缺ꎮ 二人同时宣付入史馆立传ꎬ 国

史传记很可能也是同时进呈ꎮ
关于此时期士人对地方吏治讨论情况的研究ꎬ 可参见 〔美〕 芮玛丽 (Ｍａｒｙ Ｃｌａｂａｕｇｈ Ｗｒｉｇｈｔ) 著、 房德邻等译

«同治中兴: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１８６２ － １８７４)»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ꎬ １５４ － １８１ 页ꎮ
等等ꎮ
史革新指出ꎬ 晚清理学家有一个解决时弊的思考 “公式”ꎬ 即世运盛衰在于风俗ꎬ 风俗浮浇在于政教ꎬ 政教优劣

取决于学术ꎮ 参见氏著 «晚清理学研究»ꎬ １３５ 页ꎮ



多矣ꎮ〔５４〕

学术日渐颓坏ꎬ 考试沦为逐利工具ꎮ 虽然朝

廷以理学教育士子ꎬ 但时人已不能从根本上讲求ꎬ
所学无裨身心ꎮ 受拔擢的人才ꎬ 自身道德修养不

足ꎬ 为官后更无法治理地方ꎬ 上下因此积弊ꎮ 故

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是解决时弊的一大关键ꎬ 须强

调 “正学”ꎬ 切实遵行理学以端正士风ꎮ 对此问

题ꎬ 祁寯藻的认识也无例外ꎬ 他在 «重刻 ‹上蔡

谢先生语录› 跋» 中言:
　 　 故四子为六经之阶梯ꎬ «近思录» 即为

四子之阶梯ꎮ 上蔡之学与程朱先后同揆ꎬ 其

«语录» 又经紫阳删定ꎬ 可与 «近思录» 互

相发明ꎮ 学者诚得此而研究之ꎬ 去其矜心以

从事于圣门切近之训ꎬ 即行以验知ꎬ 由体以

达用ꎬ 处为良士ꎬ 出为循吏ꎬ 其在斯乎ꎮ〔５５〕

士人切实躬修义理ꎬ 今后若为官地方ꎬ 则能

为循吏ꎮ 祁寯藻同治时奏请纂修国史 «循吏传»
正是基于这一思路ꎮ 而培养士人与教化民众ꎬ 均

有赖地方官在日常治理中落实 “正学”ꎮ 亲民之

官讲求理学ꎬ 恪守理学宗旨ꎬ 具备祁氏奏折中所

谓 “至诚之心”ꎬ 进而推行善政ꎬ 地方秩序自然

整饬ꎮ 祁寯藻认为思想上服膺理学、 实际为政中

贯彻理学的亲民之官可达振兴吏治之效ꎮ 国史

«循吏传» 中ꎬ 刘大绅 “教士以朱子 «小学» 为

本”ꎻ 李文耕 “以徙义、 集义、 精义为学”ꎬ 以理

学宗旨为政ꎮ 他们正是这种地方官的代表ꎬ 承担

了朝廷 “正学” 下达的实际工作ꎬ 在地方政务中

施展教化ꎬ 维系风俗人心ꎮ

(四)

本文以同治朝修国史 «循吏传» 为切入点ꎬ

关注晚清理学复兴脉络下祁寯藻在政治与思想方

面的表现ꎮ 晚清理学复兴并非倭仁等少数理学人

士的倡导便能实现ꎬ 而是存在着时势、 人事和制

度等多种因素交互ꎮ 同治时期其他朝廷重臣与理

学的联系也值得注意ꎬ 祁寯藻即是一例ꎮ
祁寯藻同治初年位居帝师ꎬ 其施政作为有倡

导理学之意ꎮ 祁氏于同治二年上 «为条陈保举循

吏事奏折»ꎬ 提出纂修国史 «循吏传»ꎬ 表彰循

吏ꎬ 以期振兴地方吏治ꎮ 刘大绅与李文耕两位已

故地方官受到祁氏推荐ꎬ 作为典型纂入国史 «循
吏传»ꎮ 通过考察国史传记等相关文献ꎬ 本文发

现祁寯藻是从唐鉴 «学案小识» 中选取了刘、 李

二人的事迹ꎮ «学案小识» 的程朱理学倾向鲜明ꎬ
这两篇国史 «循吏传» 的大量文字承袭此书ꎬ 被

注入了理学的思想意涵ꎮ 奏请纂修国史 «循吏

传» 是祁寯藻 “汉宋兼采” 思想主张的一个具体

体现ꎮ 同治初期ꎬ 祁寯藻与倭仁等理学名臣多有

交往ꎬ 并呼应当时的政治形势与思想氛围ꎬ 在清

廷上下复兴理学的背景下ꎬ 将理学与地方吏治问

题相结合ꎬ 以修史为举措ꎬ 表彰循吏典型ꎬ 宣扬

教化ꎬ 整饬地方ꎮ
祁寯藻对待理学ꎬ 并不着眼于理论的思辨ꎬ

而是注重理学与实际治国理政的关系ꎬ 特别是理

学在培育士子与教化民众方面所发挥的功用ꎮ 国

史 «循吏传» 中ꎬ 刘大绅与李文耕遵行理学宗

旨ꎬ 并且在地方行政事务中推行理学ꎮ 二人国史

传记所塑造出的是地方治理中贯彻与传播理学的

“循吏” 形象ꎬ 承担朝廷 “正学” 下达的工作ꎮ
本文从实证角度考察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 «循吏

传» 一事ꎬ 提供了理解晚清理学复兴在实际朝政

层面运作的具体例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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